
        
            
                
            
        

    
血戰鳳凰組







作者：南瓜餅



《冰戀書櫃》



到了鳳凰組的勢力範圍，遠遠看見四五個頭戴黑色蓓蕾帽，身著黑色緊身連衣短裙，腳穿黑色短皮靴的少女遠遠的招手示意我停車，腿上的肉色絲襪散發著迷人的魅力。



很明顯的是鳳凰組的制服，我想加大油門衝過去，但是路中的石頭打消了我的這個念頭。



緩緩的停下了車，下車的時候，我把腰間的手槍推上了子彈。



沒有人回把打扮斯文的我看成什麼特殊的人，她們很大意的走過來，其中一個走在最前面的大眼美女大聲喊道：「這裡不讓通行，請快點離開吧」。



如果是剛從軍校出來的我，我承認我會緊張，但是現在的我已經不是那個時候的我了。



我沒有動，心中一邊想著鳳凰組的女兵果然都是精心選拔出來的相貌出眾，一邊想著如何盡的快解決她們。



看外表她們都才18，9歲的樣子，加入鳳凰組的時間應該不常。



鳳凰組起源於一個神秘組織，10年來一直致力於從各個高校招收樣貌出眾，身高在1米55－1米68之間的美少女。



她們逐漸的走近，在還有10米左右的時候，我突然抽出了手槍，她們愣了，也許她們從來沒有想到一個旅行者會有手槍，看著烏黑的槍口她們僵在那裡。



顯然她們都還未受過什麼嚴格的訓練，不然也不會把她們分配到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守衛。



一個反應快的女兵拔腿就跑，其他人也飛快的四散跑開，有的把AK47扔在了地上。



我清楚的記得校長在一次特別訓練課程上說過的話：「出槍後就不要輕易收槍，直到危險已經過去。」



沒有太多的猶豫，我瞄準了最遠的一個女兵開了一槍，她衝前摔倒了，在地上翻滾著。



其他人跑得更快了，但在準確的點射下紛紛呻吟著躺倒在地，這個時候最後一個女兵已經跑出有50多米了，她轉過身來對著我擺弄她的AK47，她好像竟然不太熟悉怎樣用！



50米基本上對於手槍來說是在射程以外了，我追了幾步，奔跑中突然單腿跪地支撐，左前臂向前右手槍架在左前臂，構成了一個穩定地支撐，典型地突擊隊射擊方式，精確瞄準，一切都在1秒完成，槍響了，她應聲倒在了那裡。



我站了起來，挨個看了看，發現一個還未斷氣的女兵，頭髮齊肩，長得很甜的樣子。



她的胸部中彈流血還不算多，嘴巴象魚似的大口喘著氣。



我蹲下身子用槍管頂住她的左乳下緣扣動了扳機，「砰！」地一聲，她就像觸電一樣全身一顫，然後雙腿一陣亂蹬，就再也不動了。



我將那個女兵的屍身抱到車上，伸手握住屍體的腳踝，把腳放在我的腿上，解開繫在屍體腳上的短靴。



一雙薄如蟬翼的連褲絲襪緊緊的繃在女屍那柔軟豐腴的腳上，透過薄薄的絲襪，可以隱約看見腳背上淡淡的血管。



絲襪的襪底處已經被汗浸了半濕，粘在微微凹陷的腳底板上，五顆腳趾細長細長的，微熱的腳心微微有些發紅，上面的紋路清晰可見。



我用一隻手托著女屍的美腳，另一隻手輕柔地撫摸著屍體的腳底板，軟綿綿、滑膩膩的。



我的下身一下子就挺住了，二話不說掀開她的短裙把連褲襪撕破，再用刀挑斷裡面的白色內褲。



屍體白嫩的肌膚與黝黑的陰毛，透出一種令人無法抵擋的強烈刺激，黑色的陰毛，蜷曲而濃密，呈倒三角形覆蓋在屍體豐滿的陰戶上！



凸起的胯間黑裡透紅，中間的陰阜向外微隆，那兩片滑嫩的陰唇，好像含苞的花瓣 ，高高突起，中間的那條若隱若現的肉縫，更飽含著無盡的春色。



我猛地用雙手抬起女屍裹著絲襪的大腿，使她的屁股能微微提起，整個陰戶完整的暴露在我面前。



然後我挺著肉棒直插過去，碩大的龜頭不偏不倚的碰觸到柔嫩軟滑、還帶著體溫的陰唇縫裡，並迅速撐開陰唇，逕直刺入濕滑緊密的肉縫深處，直至陰莖全根盡沒入，沒幾下我就忍不住射了。



精疲力盡的我又下車檢查了一遍躺在地上女兵的屍體，知道確認無誤才回到車上，然後拿起繩子，把她們拖到了一個低窪地地方，迅速地掩埋和遮蓋，然後發動汽車，揚長而去。



一直到目的地，再也沒有任何人阻攔我。



一路無話，我安全的抵達到了特種部隊的敵後基地，還沒喘口氣一個話務兵就跑來報告說我們的一架直升機在偵察的時候由於機械故障降落在離基地大約2小時的路程。



我喝了口水立即就帶隊前去救助，逐漸的接近了直升機，很遠就可以看到在山坡下的綠色機體，但是很奇怪，不見機組人員。



我預感到不好，長期的特種工作生涯，養成了警覺的習慣。



我立即揮手，示意隊員分散警戒，同時派3人小組接近機體，果然，沒有人員，只有一具鳳凰組女兵的屍體臥倒在一邊，看不清樣貌，裙子被風掀起露出了裡面被絲襪包裹著的白內褲。



周圍還有著凌亂的腳印向西北延伸，我馬上示意一個三人小組繼續追擊，同時派一人回去救援，其餘的原地待命，等待直升機的支援。



很快，直升機到了，我第一個上了飛機，順著腳印的方向追擊，下面的三人小組報告著方向，終於我看到了在離三人追擊小組不遠的地方，7、8個鳳凰組女兵押著我們的2個機組人員向著她們的大本營逃竄。



我示意飛行員壓低高度，這個時候的地面上的女兵也發現了我們，頓時，她們手裡的突擊步槍噴吐著火舌，子彈打在底板上砰砰作響，飛機立即升高。



由於我們是運輸直升機，沒有很好的防護，我示意直升機飛過她們，在前方放下了另外一個三人小組攔截她們，同時在其他的兩個方向又放下了四個人，這樣飛機上只有我和駕駛員了，地面上的女兵們已經分散開來，看樣子是想抵擋。



由於擔心會傷及自己人，我沒有在機上掃射，只是不斷的逼近她們。



終於我方的人開始接火了。



我示意直升機下降，自己跳到地面，跑到火線附近。



她們的火力很猛，AK47有節奏的聲音讓人膽寒，因為出來的很匆忙，我們的火力並不足，只是每人手裡的突擊步槍。



雙方一時僵持了，看的出，她們幾個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點射很多，沒有連射，應該是屬於鳳凰組的特種連吧。



從石頭後面看去，我發現兩個被捆綁住的機組人員和一個帶槍的短髮女兵躲藏在一個岩石縫隙裡。



我吩咐一個隊員在這裡吸引對方，我悄悄的向岩石爬去。



漸漸的接近了，可是她看守很嚴，隱蔽的很好，射擊角度也很好，基本上沒有死角。



略做思考後，我決定冒險，我逐漸的接近她，大約有50多米的距離了。



我們中間有一塊大石頭擋住了雙方的視線，我爬到石頭的後面，我知道，如果我跳出來，一秒內，她就能打中我，但是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只有跳出來面對，看看誰的槍快。



握槍的手心出汗了。



我沒有愚蠢的投出石頭問路，而是直接跳了出來，那個短髮女兵的槍立即指向了我，同時我也感覺到了她的恐懼。



雙方的槍響了，不要怪我不懂憐香惜玉，手中的短突擊步槍打出了一個漂亮的點射，在她豐滿的胸口上開了一朵紅色的小花，而她的子彈打在了我前面不遠的地方。



我快速上前，掃視四周的同時又給正躺在地上呻吟的她補了一個點射，將她打得四肢亂顫，頃刻間便香消玉隕。



突然，出乎我的意外不遠處的石頭後面又露出了一個少女的頭，一隻槍口正對著我，我沒有時間隱蔽了，邊跑邊開槍，彈殼「辟辟啪啪」的掉在地上，我成功壓制了她，終於我也跑到了機組人員身邊，用刺刀割開了繩子。



然後換了一個彈夾，這個時候那個愚蠢的漂亮女兵又一次在同個地方露出身子來，這一次她再也沒有躲過，一個短點射，正中她的胸脯。



緊接著我一個箭步，來到被打死的少女身邊，之間她靠在岩石上，一張清秀的臉龐無力的瞪著天空，身後石頭上殷紅的鮮血正在流下來。



我用腳挑起她的槍，踢給了我們的人。



這樣我就多了一個幫手，我們向四周警戒著，槍聲稀疏下來，大部分的鳳凰組女兵已被擊斃了。



我們爬上山坡，發現前面不遠處背對著我們的還有一個女兵在頑抗，沒有太多的猶豫，我們兩支槍一同開火，她尖叫了一聲就像一條麻袋一樣沉悶的摔倒在地上不動了。



清點戰果的時候我忍住了奸屍的衝動，戰士們把女兵們的屍體並排在一起，數數一共8人，都是年齡在20－27歲之間相貌出眾的少女。



戰友們互望了一眼都暗歎著：「這麼漂亮的女孩可惜了，可惜了。」



……



密令下達了，這次的任務是要掃蕩隱蔽在北面山上的鳳凰組的一個情報部。



我們選擇了凌晨出發，沒有月光的夜晚，漆黑一團，紅外夜視鏡裡面一切都是神秘的綠色。



戰士們衝上了直升飛機，我兼任副指揮，最後一個登機。



直升機隊在山谷中穿行，保持靜默，一共7架。



根據定位裝置的顯示，再飛躍一個山口就是她們的營地了。



呼嘯的山風有利的遮蓋了飛機的聲音。



我們這架第一個躍出了山谷，對方的 營地馬上展現出來，她們還在沉睡中。



不到一分鐘後，我們已經接近著陸場地，一塊不大的平地被綠草覆蓋著。



按照計劃，7架飛機降落在不同的地點，對她們形成了包圍。



忽然天空被紅光所覆蓋，著陸前我方的飛機發射了火箭彈，鋪天蓋地，爆炸的火光讓天空變成了紅色，緊接著飛機著陸了。



我簡短的發出了命令「沖」，一個個戰士跳出了機艙。



火箭彈摧毀了她們部分的營房，很多的漂亮女兵都是在睡夢中就被無情的炸成了屍塊。



周圍的營房也都伴隨著少女們的尖叫聲燃燒起來，這個時候紅外夜視鏡已經是多餘的了。



我把夜視鏡推到頭盔上，視線很好。



這個時候整個營裡的鳳凰組女兵大多已經反應過來，亂糟糟的衝出來，但是都被掩護的火力壓制。



到處都在交火，各種制式的武器聲音和少女們中彈時的慘叫聲混成一片。



很多女兵是在睡夢中被驚醒的，有的來不及套上絲襪和制服，穿著睡衣，帶著胸罩就衝出來的什麼樣都有。



而且絕大多數都在衝出房門的時候就被守在門口的戰士給打死了，營房的各個門口都幾乎被女兵們的屍體給堵死。



我在一堵剛剛佔領的矮牆後面觀察著，右手還在揉捏身旁一個女兵屍體的乳房，帶著體溫軟綿綿的，我只在沒人的時候才會幹這種事情。



她是剛剛被我親手擊斃的，嘴角淌著血，臉上髒兮兮的還有些劃傷，從胸口斜下來到腹部是一排血淋淋的彈孔，腿上的連褲襪也在她掙扎的時候給磨的破破爛爛。



這時，其他的隊員都按照規定逐步的清理殘餘的女兵，前面的草坪上密密麻麻倒著女兵們的屍體，偶爾也會看見三三兩兩女性的殘枝斷臂。



忽然我發現一個營房的屋頂上掀開了一個空洞，兩個穿著制服的少女推出了一挺重機槍！



千鈞一髮之際，在她們瞄準我們的飛機的同時，我發射了一發榴彈，彈道很明顯，正好落在中間，爆炸的威力把一個女兵拋了下來，她的一整條穿著絲襪的秀腿被連根炸斷掉落在我的正前方，另一個女兵則倒在了屋頂上。



同時我也暴露了自己，對方有人看到了我，有一個女兵的火力轉移到我這裡，子彈打在牆上彭彭作響，我一低頭，翻身換了一個位置，她顯然沒有發現，射擊的目標還在我原來的地方。



我看到她在一個雪丘的後面，連續兩個點射，目標消失了，不知道是否擊中了，不過我對自己的射擊還是和有信心的。



我跳出隱蔽部，彎腰抬槍運動到一個房子旁邊，招手叫過來東面正在射擊的3個士兵讓他們跟在我身後。



突然一個異樣的槍聲引起了我的注意，「噠噠噠、噠噠嗒」，這明顯不是一般人可以打出的節奏，只有經過嚴格訓練的人才可以做到的。



而且這不是AK47的聲音，我太熟悉了，在練習場上，我打過很多國家的槍械，這個聲音只有M16才有的。



在敵人雜亂的槍聲中，只有這個聲音是那麼的冷靜。



在我的左邊，事情是在一瞬間發生，我下意識的一低頭，子彈擦著頭盔打在了牆上。



打飛了單兵攝影頭。



訓練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作用，反應都是下意識的，另外三個戰士一個翻滾躲開了那個女兵的射擊範圍，進了已經成為廢墟營房房。



這個時候如果對方發射榴彈，我們幾個就報銷了，但估計是沒有時間上彈。



利用這個時間，我們分散開，中間保持距離，根據對方的聲音我打了幾個點射，不過對方顯然已經轉移了射擊陣地。



沒有太多的猶豫，我馬上換了一個位置，因為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是可以憑借聲音判斷對方的位置的。



不出所料，又是兩個點射，子彈準確打在剛才的位置上，槍口的火光基本上看不到。



我不禁暗罵了一句：「媽的，遇到橫的了。」



我必須解決這個很具有威脅的女槍手。



而不管她是誰。



對方似乎也感到了什麼，沒有再射擊。



利用這個間隙，我觀察周圍的情況，我在一個房屋的廢墟裡，左邊的房子的火越來越大了。



這樣很不利於我隱蔽。



右邊是個石頭密佈的土丘，有兩具女兵的屍體臥在上面，是一個不錯的隱蔽的地方。



於是我想到了該如何做了，示意另外三個戰士掩護，於是他們三人突然露出了槍口向前方射擊，對方的火力馬上轉移到他們那裡，機會到了，我翻身出了廢墟，一連串的翻滾動作到了土丘中，岩石很好的隱藏了我。



對方的子彈緊跟著打的碎石四濺，我也沒有停著，爬到了一具長髮女兵屍體的旁邊把她抱起擋在了前面，對手的子彈打在了女同伴的屍體身上，這麼近的距離，如果沒有我胸前的彈夾的阻擋一定可以傷到我。



但是我終於看到了她的位置，她在一幢被炸毀的房子的側面，穿著於別的女兵略有不同，黑裙子換成了黑褲子，腳上穿著黑色平底高跟鞋，鞋子於褲腳之間露除了一點肉色的絲襪。



她在開槍的同時也發現上當了，但是1秒鐘的時間對於受過訓練的我來說已經夠用了，沒有任何的憐香惜玉，我對著她的胸前開了槍，她手捂傷口挺了一下，然後就栽倒了。



我飛快的衝上前，撲到在她身邊，懷著敬重的心情把她翻過來，這是一個有著一雙漂亮丹鳳眼的女孩，大概26、7歲的樣子，雖然幾縷秀髮遮住了她的臉，但還是減不去她原有的姿色，嬌好的身材在緊身制服的束縛下展現的更是淋漓盡致。



她還沒有斷氣，整個身子都在快速的顫動，修長的雙腿一蹬一蹬的，一隻皮鞋已經被蹬落在一旁。



我看看四周沒人注意到這邊，偷偷伸手抓起了她還是溫熱的絲襪腳。



她的腳看起來很嬌小，汗不是很多，配合著肉色尼龍絲襪和在遠處的火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擄起她的褲腿，看見絲襪一直被拉到她的小腿，原來是條短絲襪，並且絲襪的足跟部位已經有少許抽絲。



俯身奏過鼻子去，聞到了淡淡的帶點酸味的皮革味道。



放下她的腳，我從屍體的胸前扯下了她的身份識別牌，原來是這裡的指揮官。



實際的戰況不允許我為一具女兵的屍體付出太多的時間，於是我馬上又重新的投入了戰鬥之中。



又過了5分鐘左右，在我親手擊斃了幾名鳳凰組女兵後，槍聲漸漸的平息了，女兵們的反抗已經被完全壓制住。



戰士們開始陸續從各個角落押著投降的女兵到中間的草坪上集合，總共有十幾名穿著絲襪和黑制服的漂亮女兵被勒令排著隊靠牆站好。



她們不知道我們的作戰計劃是不需要俘虜的，直到她們看見了兩挺機槍被搬到了她們的面前時才大呼上當。



女兵中的大多數已經害怕到小便失禁，晶瑩的尿液順著絲襪一直流到靴子裡面。



最後一片片的哭聲和哀求聲隨著重型機槍的怒吼聲而變成了慘叫和中彈後呻吟……



在炸毀了所有的建築和設備後，我們準備撤退了，距離進攻開始的時間才用了20分鐘左右，離天亮還早。



我們小心的撤回了直升機降落地點，飛機發動了，捲起了地上的雪。



我最後一個上的飛機，最後看了看依然在燃燒的營房和滿地的漂亮女屍，關上了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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